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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外一首）

■风三城

在旧年与新岁的夹缝
两张红纸，似被梦点燃
墨色蜿蜒，像夜的河流
藏着星辰的暗示，雾霭的预言

笔触游走于纸的荒原，勾勒
无人诉说的呢喃
对仗的字符是神秘的密码
等待春风，将谜底缓缓揭开

每个字，都裹着朦胧的纱
在烟火里闪烁。当新年的钟声
敲响，它们便挣脱纸面
在空气中蔓延

红灯笼

红灯笼，这村子的灯笼

踩上高凳，用粗糙的双手
系紧生活的梦

红灯笼，这中国的灯笼

从唐宋飘来
穿过风雨，带着团圆的火种
氤氲着新年的暖

红灯笼，这世界的灯笼

在檐下晃悠。有多少盏，就有
多少人间的清欢

我家乡有大年初一趁新年圩的习
俗。乡亲们在大年夜里放罢迎新年
炮，大半夜还不愿意去休息，第二天吃
过新年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趁
新年圩。

最热衷趁新年圩的，莫过于“一夜
暴富”的孩子们。吃完大年夜的团圆
饭，孩子们并不肯离桌，等待着长辈们
分派压岁钱。胆子大的，在爷爷或父亲
怀里磨磨蹭蹭，甚至直接伸手往长辈兜
里掏，腼腆一点的，眼巴巴望着父辈坐
立不安。或丰或寡的压岁钱，把孩子们
撩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天刚亮，就匆匆
起来，呼朋唤友，三五成群，涌向集市。

有人戏称新年圩就是“细侬”圩。精
明的商贩们瞄准孩子们手里的压岁钱，把
新年圩精心打造成孩子们的专属定制，街
头巷尾到处充斥着锣鼓声、鞭炮声，飘扬着
彩旗、气球，五花八门的玩具摊、小吃摊、小
书摊、杂耍小把戏，一些排场的店面，循环
播放着贺年乐曲，招牌上还闪烁着五彩灯，
各种拉拢这满街的小财神爷们。打气球、

套圈圈、看万花筒、照相、买波波糖、买穿窿
饼、买烟花、买玩具枪、买塑料花、买回力
车、买推土机……兴尽而归，不忘给家里捎
回几棵生蒜，这是趁新年圩的标配，讨个合
算的彩头。宽绰一些的还会扛回一整条带
叶子的甘蔗，寓意日子从年头甜到年尾。
父辈们夸一句还算懂事，对如何从“一夜暴
富”到“一朝返贫”便不追究，由孩子们潇洒
走一回，充分享有这笔压岁钱的支配权。

大年初二，跟随母亲回娘家走亲
戚，仍然是孩子们收获压岁钱的高峰
期。外公、外婆，舅父、姨妈，从来不会
吝啬给孩子们新年利是。母亲娘家亲
戚多的，孩子们捞了个盆满钵满，却不
会像大年夜收压岁钱那般开心，得提
防着父母的那一句“代为保管”。当爹
当妈的照样要给亲戚家的孩子压岁
钱，一顿操作下来，得不偿失是常事。

高高兴兴过完年，各种开销却渐
行渐近，孩子们的书杂费，做年例，春
耕的种子和化肥。手头见紧，就要打
自家孩子的主意，收缴孩子的压岁钱

补充库存。遇到闹别扭的，终极一句：
要不你自己交学费？还要上学么？孩
子们噘着嘴，鼓着腮，只好就范。

及至成年，给父母长辈们新年红
包，是我理所应当的事情。恭恭敬敬
地把利是奉给父母时，他们欣慰的笑
容，让我感到莫大的满足。给孩子们
压岁钱，他们漫不经心一句谢谢，把红
包随手塞进衣兜，或大大咧咧放在凳
子上，继续埋头玩他们的手机，让人心
里五味杂陈。

结婚后第一次过年，陪妻子回娘
家“年审”，临回家时岳母给了我们每
人一个压岁红包，这个举措，完全出乎
我的意料，连忙推却。岳母硬生生把
红包塞过来，语气不容辩驳：你们年龄
再大，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孩子。此后
每年大年初二，我都能领到岳母封的
新年利是。从岳母手中领到压岁钱，
成为我过年最深的惦记。

愿年年都能给父母长辈们派利
是，愿年年都能收到岳母的压岁钱。

记得那年，一进入腊月，我们全家
就在母亲带领下忙碌起来。母亲准备
年货，我们跟着提篮子，背袋子。母亲
打扫房屋，张灯结彩。我们扫院子，提
灯笼。

年三十，母亲一大早领着我们贴
春联，贴窗花。弟弟捧着碗浆糊，我站
在小板凳上往门上刷。父亲把我们赶
上炕，让我们贴窗花，还在我们头上拍
拍：“孩子们快快长，长大了才能贴春
联。”我和弟弟抢着贴窗花，看谁的窗
花好看。我的“老牛领着小牛吃草”，
弟弟的“龟兔赛跑”。母亲说不能像兔
子那样骄傲。弟弟吵着要跟我换……
大红春联和五彩斑斓的窗花，喜盈盈
的，真美，还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除夕之夜，我们一家人的欢乐时
光。围坐在炕上，中间一个小炕桌。
年夜饭不丰盛，但很温馨。一锅炖菜，
二大盘饺子，一盘花生米。那时花生
米对我们来说无比珍贵，长那么大也
没吃过。父亲在南方工作，花生米是

他第一次从南方带回来的。我和弟弟
盯着花生米，淡红的皮，一层白砂糖，
看着就流口水。母亲笑眯眯地给我们
每人舀了一大勺，还往一个小碗里倒
了半碗，让我给李姥姥送去。我跳下
炕，穿上棉鞋，围上头巾，端起花生米，
母亲又夹了一碗饺子。李姥姥住我家
屋后，孤寡老人，逢年过节，母亲都会
带着我给她送些吃的。那年我五岁，
母亲说这活应该我做了。李姥姥说我
妈包饺子是这世界最好吃的，还说没
想到她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红
豆豆。李姥姥眼睛湿了，拉着我的手
不放。

再坐到桌边，我没和弟弟抢吃花
生米，而是慢慢地吃一颗，嚼着，越嚼
越香。还有我最爱吃的饺子，一个个
馅大肚圆，也很香。母亲瞟我一眼：

“玲玲长大了，能给李姥姥送吃的了。”
父亲也笑眯眯地说：“大口大口吃，才
能长得更高，你妈还在饺子里包了一
分钱呢，看谁能吃到。”瞬间我们的眼

睛亮了，我和弟弟筷子往饺子盘里伸，
在一个个白胖的饺子上睃巡。“我找到
了，我吃到了。”“我也吃到了，我也吃
到了。”我和弟弟欢跳起来。欢声笑语
不断。

最令我兴奋的就是放鞭炮和看烟
花了。前几年父亲从南方带回个座
钟，每年春节零点的钟声一响，父亲
就领着我们到院子里放鞭炮。点燃
鞭炮，我们家的鞭炮响起来，全村人
家的鞭炮响起来了。看着五彩斑斓
的烟花在空中绽放，漆黑的夜被映照
得透亮……我们兴奋地又蹦又跳。那
一刻，真美好，真火红。

春节期间，我们还会走亲访友，互
相拜年。每到一家，都能收到一把糖，
红红绿绿的糖块，我们的掌中宝，甜极
了！

那年春节，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春
节！那种温馨和幸福的感觉，至今仍
然让我难以忘怀！

压岁钱
■锋语者

我的春节记忆
■靳玲

彩春 庞洪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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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炎黄子孙记忆中最璀璨
的烟火，是岁月长河里最温暖的港
湾。每至年关，心中总会涌起对往昔
春节的怀念，那些旧时光里的春节故
事，就像一坛陈酿的老酒，越品越香。

记得小时候，腊八一过，村子里就
弥漫起了年的味道。大人们忙碌起
来，杀年猪的吆喝声，打糍粑的撞击
声，混合着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村子的
上空飘荡。我最爱的便是看奶奶剪窗
花，那一方红纸在奶奶粗糙却灵巧的
手中，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活灵活现的
小老鼠、胖娃娃，或是一朵盛开的牡
丹。奶奶一边剪，一边哼着我听不懂
的古老歌谣，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
脸上，那皱纹里都藏着笑意。

到了除夕，全家老小都要聚在一
起包饺子。母亲和奶奶擀皮，父亲包
馅，我和弟弟妹妹则在一旁捣乱，偷偷
地把硬币包进饺子里，幻想着自己能
吃到那个代表着幸运的饺子。当夜幕
降临，红红的灯笼在门口亮起，我们一
家人围坐在桌前，桌上摆满了丰盛的

菜肴，开始温暖的打火锅的年夜饭时
光。这时候，乡音围在一起，围成一个
幸福圆，半径缩短后，爱的圆周率不
变，亲情的圆心便重了。火锅里的汤
底咕噜，似在诉说着浓浓乡情，夹几片
笑声涮一涮，一桌话题就沸腾了起来。

年夜饭过后，奶奶和父母便会给
我们兄弟姐妹压岁钱，领到长辈们给
的压岁钱，我们的笑声比鞭炮更响亮，
笑容比烟花更灿烂。接下来，我便会
和兄弟姐妹们抢着放鞭炮，小小的手
拿着长长的鞭炮，心里既害怕又兴
奋。当鞭炮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地响
起，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在我们听来却
是最美妙的乐章。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出绚丽的花朵，我们仰着头，眼睛里闪
烁着五彩的光芒，那是对未来最纯真
的憧憬。

大年初一清早，我们会穿上新衣，
挨家挨户去拜年。每到一家，都会收
到满满的祝福和甜甜的糖果，当然也
会收获不少利是红包。邻里之间的问
候，是那样的亲切，没有丝毫的做作。
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心也
很近。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春节似乎
渐渐变了味。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建

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生
了巨大改变。以往过年，大家聚在一
块儿，热热闹闹地谈天说地，可如今，
拜年很多时候变成了微信群里千篇一
律的复制粘贴祝福。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时，也不再像从前那般欢声笑语不
断，而是各自低头玩着手机。那些传
统的仪式，如制作糖瓜、剪窗花，似乎
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可是，在内心深处，我依然怀念着
儿时春节的旧时光。那旧时光里的春
节，虽然没有如今的繁华，却有着最纯
粹的快乐和最温暖的亲情。

如今，每到春节，我都会努力地去
寻找那些失落的美好。我会回到老
家，和父母一起，重拾那些传统的春节
仪式。我们精心准备食材，像曾经一
样熬煮、拉扯，制作出充满甜蜜的糖
瓜；我们一起围坐在桌前，精心包着饺
子，在欢声笑语中，感受着家的温馨。

春节，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
一种情怀，是对岁月的铭记，对亲情的
守望。它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将过
去、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
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对春节的眷恋，
永远在心中最柔软的角落熠熠生辉。

年味，藏在旧时光里的诗行
■陆德峰


